
看诊了！
1月21日，青山之间，大年三十的团

年饭刚端上桌。
“廖医生，廖医生。”有人在喊，廖正银

放下刚端起的碗，走出门，熟练接过来访
者手上的CT片，对着亮处举高。人越来
越多，于是，他把大家都请进屋，耐心讲解。

作为主人家的弟弟廖老五端来椅
子，让大家坐下慢慢交流。

廖正银看CT片的速度很快，他觉得这
得益于本科阶段在解剖课上的严格训练。
每次被问及看片到底是看什么时，他会随
手将眼前的杯子轻轻挪动一下，“就比如你
对整个房间的布置都非常了解，所以能一
眼看出杯子的一点点移动。看CT片也是
这样，人体的一点点病灶，都能精准发现。”

这样的精准，让他比别的人多了那么
一点自信和从容。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他固定在每周三下午到门诊坐诊，一般情
况下，除了挂出去的40个专家号，加上疑
难病号和一些没挂到号找上门的患者，一
个下午他的接诊量在60个左右。

回到家乡，面对找上门来的病人，他一
天需要为近30位患者提出治疗建议。

他所钻研的是介入治疗，是介入放
射学的分支。更为常规的理解，就是利
用现在的医疗影像设备做导向，精准定
位到病变区域，完成诊断或治疗。

如果说人体是一棵分支复杂的大树，
那么，这个手段正随着技术更新而不断深
入到大树的各个细小根须和枝叶。在华
西医院官网的介绍上，廖正银所主导的介
入治疗，已经可以应用到全身各部位的肿
瘤治疗、骨关节系统、血管畸形等等。

“我们不是传统方法。”站在乡间路
旁，这是廖正银对小健（化名）全家强调的
话。20多岁的小健整个腹腔肠道内血管
畸形，在完成肠道手术后出血严重。当全
家找到廖正银家门外时，小健已经虚弱至
极。廖正银给出的建议，就是直接从肠道
上进行微波消融，通过热能将肿块消除。

“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治疗手段。”廖
正银的声音里难掩兴奋，“在国际上还没
有完全推开，现在也是国家提倡的重点
之一，比如治疗肿瘤，未来的方向就是微
创加生物靶向治疗。”

廖正银说话从不绕弯，“比如说穿
刺，三毫米的肺结节我都能穿到，然后直
接降温处理掉，就不用开刀了。”

小镇做题家的梦
在公开资料上，廖正银的履历符合

人们对于天之骄子的一切想象。
他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华西医科

大学（现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完成
了本科到博士阶段的学习后，又在解放
军总医院(301医院)继续介入治疗博士
后的研究。他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中
心、霍普金斯大学交流学习过，是国内较
早开始进入介入疗法研究的专家。

多年后，偶然听见“小镇做题家”这
个名词的意思时，廖正银恍然，“我不就
是这样的人吗？”

到成都读大学之前，他的小学到高
中都是在县城完成的。在清贫之家，直
到高考前，他依然要背着大大的背篓上
学，放学后要先干完农活再学习。于是，
少年时期的回忆里有割草、喂猪、犁地，
也有县城里3分钱一碗的面条，那是重
大日子才能体验的“奢侈”。

在家里，他排行老四，还有3个哥哥

和1个弟弟。他没有见过三哥，那个父
母口中读书也很厉害的哥哥，在他出生
前就因为败血症去世了。

“在那个年代，败血症是致死率很高
的病，特别是在农村。”廖正银总觉得自
己成为医生是有种宿命在。从小，学习
于他都不是难事，特别是数学，他几乎凭
借本能，一路领先直到高考。

“爸爸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医
务兵，退伍后在乡里做医生。”廖老五还
记得四哥最初想像父亲那样参军入伍。
那时，现在的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还是四川省医学院，廖正银入学那年，整
个自贡市只有3个人考上。

“其他同学的家庭条件比我好很多，在
大学里一下就感受到差距。”廖正银现在都
还记得自己磕磕巴巴读英语时内心的窘
迫，但他总觉得，困难就如同少时在故乡看
见的山，慢慢爬，总会过去。

大学时，廖正银和朋友攀爬峨眉
山。在雷洞坪，一个小女孩高烧开始惊
厥，交通不便，没法下山，在儿科轮过岗
的他，教孩子父母用酒精擦拭小女孩身
体物理降温，一阵忙碌后，孩子的体温降

下来，情况慢慢好转。
彼时，医学院的少年就立志要做临

床医学研究。于是，他在深造时给自己
选择了介入治疗，他有一个很热血的念
头：技术肯定会不断更新进步，他要和时
代同步，一点点在原有基础上，用更安
全、更低价、创伤更小的疗法治疗恶疾。

医者，父母心
如今，廖正银的母亲已经96岁了，

跟随最小的儿子廖老五住在家乡双古
镇。那里距离成都一个半小时车程，廖
正银最大的休息就是利用假期回乡探
母。弟弟廖老五早就习惯被乡邻们问起
四哥的行程，他说自己读书没天分，每次
就默默搬凳子、泡茶、端出水果和糖。

其实，关于回乡看诊这件事，廖正银
聊得并不多。但谈及介入治疗，这位已近
耳顺之年的专家，眼里依旧是少年的光。

外人很难理解他的兴奋。
2011年，蒋宗谊被诊断为小细胞肺

癌，那是肺癌中恶性程度较高的一型，生长
迅速、转移早，存活期大多不超过1年。当

年“五一”假期，他带着CT片找到廖正银
老家门前时，介入治疗被公众认知还不
多。廖正银问他：“你相信我吗？”

“我肯定是相信的。”12年过去了，如
今蒋宗谊已经71岁了，每年复查，医生
都要感叹他恢复良好，“我就会说，是华
西的廖医生治好的。我就是他的活广
告，哪怕他不需要。”

后来，蒋宗谊在网上看见有人拍下
廖正银回乡免费问诊的视频。留言中，
很多患者都在讲述自己曾去求医的故
事。廖正银会让家庭困难的患者回到医
保地拍片，因为可以走报销；会为患者算
好一个月108块钱的药，这样不会对家
庭有太大负担；他宽慰惊惶胆怯的病人，

“这么巧，我最会治你这种病”，也气愤有
患者之前被误诊，“简直就是乱来！”

蒋宗谊常常回忆自己看病的过程，
总会被廖正银的这些瞬间打动，“他很真
诚，为病人着想，活得很纯粹。”

纯粹的人，会更理智作出选择。
廖正银的父亲在2021年的一个周

三下午去世，那天正是廖正银的门诊时
间。“我憋着眼泪在看诊”，他选择等到门
诊结束后，夜晚才驱车回家。“这件事这
几年一直是我心里的遗憾，但再来一次，
我还是会这么做。”

在回乡时看诊的30多年间，他也感
受着基层医疗的进步，“现在县一级医
院，医疗设备都是充足的，我们缺少的不
是设备，而是能够熟练掌握使用的人。”

山峰依旧
这些在基层医疗中感受到的“缺少”

里，藏着廖正银心中的山峰。
“我们培养一个优秀的医生太不容

易，从本科到博士，从实习到坐上诊台，
热爱、努力和吃苦，缺一不可。”廖正银相
信，随着技术进步，有的手术不会需要高
级的医生，“机器人做得比我们好，因为
它的手更准。”

事实上，一个被自己内心的热爱所牵
引的人，是无法忍受任何倦怠和停滞的。
在他的倡导和牵头组织下，川大华西医院
专门开通了疑难疾病多学科联合门诊。

“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联合
华西不同学科的专家力量，希望能够帮到
更多基层医院解决不了、大医院单独科室
单个医生解决不了的问题。”廖正银说。

今年，他的大女儿将继承父亲的衣
钵，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廖正银希望女儿在德国最好的大学掌握
最前沿的医学技术，再回到祖国服务。
他甚至期待着女儿能学习当年的裘法祖
院士，成为中德医学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心怀乾坤大，也惜草木青。
今年春节放假前，有位患者家属在

医院大楼前拦住了廖正银，她的丈夫刚
刚病逝，她来向丈夫曾经的主治医生表
示感谢，“他多活了两年，也就是两个春
节，我们很满足了。”

即使从医多年，见多生死，廖正银依
然会轻易被这样的瞬间打动。

新年后开工第一天，刚刚走进医院，
就有熟悉的同事跟他打趣，“廖医生，今
年回乡又火啦。”

“这些只是举手之劳啦。”换上白大
褂，属于廖医生的一天开始了。

这天成都天气特别好，他内心的山
峰，一直都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摄影 雷远东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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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年年烟火味儿，碎碎念念人间事儿。四季流转，每个月都有专属的色彩和故事。时代流动，我们想要去抓
住这些转瞬即逝的美好，让岁月流逝有迹可循。于是，就有了此刻的“人间事儿”，它在每个月和你相见，去讲述属于
这个月的一个主题故事。

分开看，这将是12个人物、12个故事，连起来，就是属于2023年的一个剪影。
毫无疑问，1月的主题词是“回家过年”。在关于故乡、团聚、离别的千百种讲述中，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细碎

花香，正成为每个人于心细嗅的蔷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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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廖正银医生而言，他根本不在意是在明亮干净的办公室，还是在
故乡的路边和门前看诊。

他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中心的教授，已经从医32年，但在故乡自
贡市荣县双古镇，他是廖家争气的四儿子。从他读大学开始，乡亲们就会
在他回家时上门咨询。他毕业留院、攻读博士，再到博士后、成为教授……
30多年了，回乡免费看诊的习惯一直未变。

将故乡和梦想串起来的，是医者父母心的初心。当被公众熟知后，学
术范畴之外的荣誉和掌声涌到眼前时，他更在意的，依旧是能否接住那些
患者压在他身上的期盼。

答案藏在时间里。如同这个春节，当乡邻们听到门外总有车停时，那
一定是——

今年春节，回到家乡的廖正银（右一）坐在门口为老乡看CT片。

1月30日早上，廖正银在医院查房。 去年国庆廖正银在老家为村民看诊。

“廖医生，回乡啦！”


